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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瑣談（八）
王爾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員

先說我是一個無名無位的普通人，只是

專業治史，可以看作是史家，教導過大學，

而成為教授，同行累萬計，並不特殊，只是

有不少著作問世，自信對後人有益而無害，

自當心安理得。既是教書先生，門下子弟可

能有大聖大賢以至於治國偉人。古代勸人立

志，要「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雖然浩氣干雲，教書那敢出口？不敢流於誇

大之譏。

鄙人教學治史全重在近代，口宣筆談終

以世界變局為重心。同道名家，觀念一致，

我亦著作專文討論。我輩群趨於這樣主流，

却完全忽略在變局連連世代，使原來固有知

識學問多被遺棄喪失，不能再提起「為往聖

繼絕學」，只能惋惜絕學大量消逝。百年來

並無一人提到今世之「絕學」問題，既做史

家，似當留意思考。鄙人冒昧大膽，要在本

文略舉一些今代之「絕學」。

古今歷史，世變代嬗，為本質所備，必

有絕學亦屬當然，並不為異。惟近代百餘

年，變局最烈，新奇層出，舊事當隨之淘

汰，大小「絕學」不斷湧現，史不注記，終

必消逝殆盡，後難追考。茲舉數例，以見史

料保存不易。

其一，關書

「關書」流行於明清時代，而消亡於抗

日戰爭勝利之後，1910年之後即成絕學。
關書盛行於清代之地方官之徵辟幕府賓

僚，亦即衙門中非官職身分之助理人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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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並非屬吏，而定名為幕府。上自封疆大吏

下至府州縣牧令，主其政者以其個人銀錢聘

請幕賓相助理事，其下聘用正式帖柬邀請幕

友來助。但是，官家之外，民間各地城鄉村

鎮稍具貲財者，為子弟聘請塾師教讀五經四

書以至學八股文、試帖詩等科名知識，亦須

「下關書」呈交塾師，並亦形成一定形式規

格，為民間最常行常見之一類。

今謂「關書」已是絕學，自是逐漸消失

於抗日八年戰爭之後，到 1919年以後應成
絕學。在此六、七十年間能出而著書論及

「關書」者只有繆全吉教授一人，因著有

《清代幕府人事制度》一書，書中提到徵辟

幕賓，須致奉關書。繆博士雖是政治學家出

身，而此書當是史學上傳世之作。

繆全吉將幕府功能區分甚細，而重要者

一般看重「刑名」、「錢穀」二種，姑不加

詳，尚有他類。因不屬於官職，其名稱略命

為文案老夫子，若是只作鈔錄、記帳、掛

號、行走者，則絶不會下給關書。如清咸豐

間曾國藩湘軍幕府只提許振禕、吳子序、李

鴻章，而幕中自有下級鈔錄、記帳者，亦是

文案師爺，自不會下給關書，酬付束脩不過

二、三十兩銀而已。大抵關書多是不注明束

脩若干，雖湘軍並不富有，而李鴻章等不會

少於白銀百兩。繆全吉之書，涉及束脩未有

正確結論，多謂千金或數百金，不敢引據其

說，備作參考可也。

關書之一種帖式，起用於清代地方官之

徵辟幕府，行之二百餘年。自中華民國時

期，自隨政治體制改變而失其存在價值，但

在鄉里村鎮之廣大地域，却由普通民家繼續

保持關書這種帖式。主要是稍具資產之平民

知書戶，為教育子弟而置家館學塾供為讀書

之所，進而約請蒙學老師，向之所謂三家村

夫子，由其教訓子弟。雖在清亡之後，村里

學塾實俱存在，各省地方累萬千計，一直存

在。鄙人在抗日戰爭前後，早讀家塾學館五

年半時光，自是親身經歷。

關書即備用於民間之家館學塾，聘請塾

師來教，先需致送關書，帖式與幕府相同。

對日抗戰之後，公立小學各地遍設，家

館不復存在，關書自亦歸於無用。此既已淪

為絕學，而其關書帖式則被收載於昔日廣用

之兒童教本中，當可直接引據。在固有兒童

教材之中，有《幼學故事瓊林》一種小書，

乃是雜輯各樣民間應世往來知識。在舊有之

社會應酬知識，俱廣收並蓄，足備參考。關

書帖式亦收載其中，今當直引其帖式及說明

於次：

「關書」要用大紅紙封套，上寫「某

姓、某字（不書名）、老夫子惠存」。清代

幕府亦全同此式。

「關書」帖式亦用紅色，並是複柬，以

六摺為度。首頁摺面題「關書」二字，自第

二摺面起書寫正文。茲抄錄原文：「敦請

某號某姓老夫子〔抬頭書寫〕，某年訓

迪一載，學徒幾人，歲奉脩金幾十兩，節敬

幾兩，按節分送。此訂。

教弟某名頓首拜。〔另行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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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舉帖式字樣，大抵為清代版本所遺

存。同時在接着又加註明解釋，茲亦照抄如

下：

凡寫關書，須寫明脩金若干兩。如係按

月送者，則寫每月支送脩金幾兩。必到

館之日起脩。有月費者，寫每月月費若

干。

中國地大人眾，各地平民家館何止數百萬

計，而關書之用普遍，直到抗日戰爭之後，

終至消寂無存。

其二，魯班尺

此一短文志在介紹魯班尺，但是魯班尺

原於《魯班經》，勢須就《魯班經》略作引

述。

鄙人學淺，不能就古史上公輸般解說

《魯班經》來歷，却相信公輸般並未著有

《魯班經》之書。至於生平所見之《魯班

經》，乃是一種明代傳刻本，實不敢再向明

代以前談說是否已有《魯班經》傳世。

我在 1910-10年代在香港中文大學任
教，無意見到《魯班經》薄薄兩卷本，雖是

雕板，而刻工粗糙，但却是專門工藝之學，

相信有參考價值。此書現藏香港圖書館，乃

當地海邊小村幼學塾師翁仕朝所收存，有兩

個重點，應當在此說明。

第一，此書是明代之傳刻本。此書正式

書名是《新刻京版工師雕鏤正式魯班經匠家

鏡》，此是本書正名，可惜封面封裡俱不存

在，如不小心，不會看得起這種小書。

第二，極重要，此書之編著者是三位工

匠，各有頭銜，正是明代宮殿建築御用工

師。茲開列如次：

北京提督工部御匠司司正午榮彙編、局

匠所把總章嚴同集、南京御匠司司丞周

言校正。

我等史家熟知，凡北京、南京並列，只有明

代有此體制，清代絕無。我肯定負責擔當此

說。另在圖書特出之風格言，凡言「京板」

必是明代刻本。我亦擔責。

此書最前附有一篇「魯班仙師源流」，

有似序。全文荒誕鄙俚毫無可取，惟其文中

正式提到明永樂帝建北京宮殿，有謂「我皇

明永樂間，鼎剏北京龍聖殿，役使萬匠」

之說應可相信。本文僅要介紹魯班尺，自不

能再申述其他重點。

讀到這一本《魯班經》，可從書中見到

「魯班尺」的說詞，可推斷魯班尺決非原始

於古代公輸般，就其書出版於明代，亦當能

斷定魯班尺是建築工人逐漸演造這種特殊

尺度，積久相沿傳習，一般人甚至飽學之士

亦多不知曉，真是一種專門法式。

建築工師正常使用民間共同之市尺；工

人為之大型曲尺，便於度量大小長短。市尺

即曲尺，一丈含有十尺，一尺含有十寸。未

料何時被風水師用於輪值八方與中央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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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分為：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

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所值中央及

八方每年不同，風水師於此九位值向，定出

宜或忌之區別，大抵一白、四綠、六白、八

白、九紫是吉向，宜採其向。而二黑、三

碧、五黃、七赤等值向，則須忌。建築工人

亦重值向宜、忌而引用於建造房屋。（自是

一種迷信）

說到魯班尺，出於工師專門，亦有特殊

法式，非常人所知。當引據《魯班經》原文

以見其說：

按魯班尺乃有曲尺一尺四寸四分。其尺

間有八寸。一寸推曲尺一寸八分。內

有：財、病、離、義、官、劫、害、本

也。

對於此段引文，須稍作解析。一則魯班尺原

來只有八尺為全度；二則每尺亦只含八寸；

三則與曲尺（即市尺）相比，一尺等於市尺

一尺四寸四分。如此看來，建築工師為房東

建屋，必須慎加安排房門、上堂、倉廩等

等，要與財、本、官、義尺度配合，亦須慎

擇市尺之有利位向。

看來魯班尺未被清朝官方重視，故其工

部功令之《營造法式》一書，未嘗引用魯班

尺。

中華民國創始之後，一切建築工程全蹈

西洋學識技藝，使用測度尺寸，一仿英尺、

公尺，自亦不再使用魯班尺舊習，其法其

學，終亦盡歸消亡。

其三，蘇州碼

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雖遠不及埃

及與巴比倫兩大文化體年代古老，但仍能代

表一種獨特之文化體，是中華民族創造之文

化遺產，值得後世子孫自立自信與自尊。國

人普遍熟知，不待申述也。

本文不便高談濶論，在此只是涉論平民

日常生活中所應用之一種計數記帳之數字

符號，雖然不登大雅之堂，而民間習用當有

數百年之久，是謂之「蘇州碼」。

中國古人計算之學有文字以前自難追

考，而有文字以後當三代以至秦漢帝國時代

早有精密算法，閱讀紀元前二世紀漢代之

《淮南子》，其計算天文之五星運行，均用

分數表達，至為細密。日月周天行度亦用分

數表達，但其運算之法，已無法追考，殊感

可惜。

今談庶民生活中計算記帳之蘇州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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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尚有知者。參閱今人顧盤甫撰〈奇特的記

數符號〉大文（據《世界日報》2011年 11
月 1日《上下古今》專欄）所講即指明蘇州
碼，謂有五百年歷史，長期廣為存傳使用。

鄙人亦是久已熟知蘇州碼之人，故敢草此短

文，為後世保留片段紀錄。

拙見以為世傳之蘇州碼，其產生淵源應

來自古代籌算。我曾撰文引《史記》所載

在楚漢相爭期間，劉邦的謀士張良為他獻

計，有一段「借箸代籌」故事。學人俱能用

此典故，我亦曾撰文介紹，收載拙著《檮

乘小品》（21-29頁），故不在此重叙。正
當漢王用飯之際，張良入座，就使用兩人的

四根筷子，擺出八條有失損的錯誤。籌式八

條是：—、=、三、亖、×、⊥、〧、〨，

代表自一至八之數，後來之蘇州碼，民間習

用於記帳，俱多如此簡易。而今停用已數十

年，舊帳簿多不保存，早當廢紙丟棄，鄙人

昔在香港任教却能見當地一位三家村老儒

師翁仕朝一直存藏家中歷年田地收租有十

多本厚帳簿，全用蘇州碼記帳。

蘇州碼

最難一見者，是老儒翁仕朝寫下兩頁蘇

州碼純教材傳示後學，全中國只此兩頁，

極為珍貴。今雖已是絕學，更有保存備考價

值。主要關鍵，香港圖書館雖自上世紀 10
年代收藏翁仕朝生平文獻，但未必看重已

停用之蘇州碼，而此薄薄兩頁，恐已早被丟

棄。但願學界諒我多事，小題大做。

餘論

中國歷史悠久，文化造作輝煌。先民務

實，重人本而厚民生。集眾力於人事經營，

滙積為種種學問。加上發明文字，乃能代代

傳承。亦自不免因改進而時有起滅，遂見有

消逝之絕學，此文化變遷所不能免也。

中國歷史悠久，亦早創生文字，然自上

古以降，文物制度，思想學說亦有生有滅。

如甲骨文、鐘鼎文之文字語法亦早為篆書代

替。後世則長期代以楷書。惟今世學者仍能

研究上古之甲骨文、鐘鼎文。蘇州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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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思想學說而言，在前古亦有絕學發

生，如墨子在戰國時期與儒家齊名，並稱儒

墨顯學。然在漢代以後，亦竟消亡於世，但

今世學者研究《墨子》一書，仍有名家之

作。吳毓江即是一代墨子學大師。

最晚可看抗日戰爭以後，最低可見明清

以降至抗戰前，北省各地民家每每有尼姑道

姑宣講《寶卷》，到大戶人家宣講俱能收受

紅封禮金。鄙人幼年在家中亦遇上一次尼姑

宣講寶卷。不過奉賞甚薄，只招待其吃飯，

另給若干  銅錢而已。抗戰期間即已成為絕

學。

中國歷史悠久，文化深厚，加上文物圖

書豐富，華洋學者仍有高人注意研究。可信

文化不會滅絕，但由世變紛乘，西化日深。

國人普遍疏於固有文化，如此發生絕學為大

勢所趨，無法繼續保存。在此小文略加談

談，所見不廣，尚祈識者諒我固陋。

2011年 1月 11日


